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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新传

非虚构的时新故事

“快去看看，俩人又杠上了！”周
末一早，新兵一连一班就热闹起来了。

一班长陆达和他带的新兵王勋，
年龄相仿，还是老乡，但是差异却不
小。王勋是名校的高材生，光学士学
位就有两个；而陆达呢，高中毕业参
军，唯一的大专文凭还是在部队靠自
学获得的……

虽然学历、经历不同，但是俩人身
上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自信，用部
队的话说，就是硬气。不同的是，王勋
的硬气貌似更加张扬，“看，这是最新
出版的核心期刊，发表了我写的文章！”

当然，王勋的硬气也是有道理
的。来到部队后，他很快就显示出自
己的特长，担任连队的文化骨干，出
板报、录广播、做课件，样样都干得
有声有色。一时间，本就自信的王勋
更加硬气了，似乎还有了一些其他战
友没有的“特权”：以出板报为由，不
参加体能训练；以录制饭堂广播为
由，提前离开训练场……

对此，大伙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
唯独陆达，浇来的是“一盆冷水”，“如
果不荒废主业的话，是件好事！”听着
这样一句不是表扬的表扬，王勋不以为
然，心里犯嘀咕，陆班长的眼里就只有
训练成绩。

王勋对陆达没什么好感，因为陆
达总是板着一张脸，好像谁欠了他似
的。所以，王勋很少叫陆达班长，不
到万不得已，不会说出口的。然而，
让他没想到，“万不得已”这么快就
来了！

那天中午，别人都在自我加压叠
被子。王勋倒好，趁陆达出去之机，
三下五除二把被子叠成“高射炮”
后，就趴在床上开始休息。这还没
完，他还“躺着说话不腰疼”地怂恿
别人，“都别叠了，就算叠得再好，能
把敌人打趴下吗？”巧的是，这话正好
被进门的陆达听到：“那依你看，练什
么能把敌人打趴下？”

本来是随口一说，没想到却撞上
了枪口，王勋一时不知所措，只好硬
着头皮道：“至少也得是跑步吧！”话
刚出口，王勋就后悔了，使劲儿掐了
一下大腿：和老兵比脚上功夫，这不
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么！再说，自
己都快一个星期没正儿八经地训练
了，怎么比？
“好，咱就比跑步！”王勋来不及后

悔，就听见陆达一锤定音，“当然，为
了公平起见，我全副武装，你轻装就
行！”

一听这话，心里本来就没底的王勋
更加惆怅了，真不知道是应该窃喜还是
应该自怜，只知道此刻已经骑虎难下，
除了坚持到底，别无选择：“那万一我赢
了呢？”
“如果你赢了，我叫你班长！”陆

达言语干脆利落，一如既往的硬气。
比赛开始了！王勋“嗖”地一下

冲了出去，还别说，这身轻就是占优
势，没半分钟，就超出陆达几十米。
可只领先了两圈，王勋的速度就慢下
来了，而且越来越慢，眼睁睁地看着
全副武装的陆达渐渐超过自己，直到

最后被反超了整整两圈。“长这么大，
就没输过这么惨！”完败后的王勋很是
不服，心想，如果有机会也要让对方
难堪一回。

机会还真来了！这天，文化小分
队来驻地慰问演出，其间想找一位班
长上台合唱 《我的老班长》。王勋见
状，尖着嗓子喊道：“陆达、陆达、陆
达……”别的战友也跟着起哄，就这
样，陆达莫名其妙地被点了将。结
果，意外发生了。陆达刚唱了一半，
眼泪便流了下来，后来竟然泣不成
声，只好匆匆下台。这一幕惊呆了所
有人，包括“策划者”王勋，毕竟他
只知道陆达从不单独唱歌，却不知道
其中的真正原因。

这一切都被副班长屈波看在了眼
里，事后，他向王勋道出了缘由。7年
前，陆达参军入伍，一心想当文艺
兵，可几次选拔都没成功。渐渐地，
他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就在这个过
程中，他的主业也荒废了，训练是能
躲则躲、能逃则逃。老班长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不止一次地劝他，可他并
不往心里去，总是一句话：“不用管
我，我保证考核不拖后腿，行不？”

当然，他确实说到做到。每次考
核前一周，他都临时突击训练，最后
也能压着线完成考试，实现他“不拖
后腿”的承诺。就这样，一晃就到了
年底。这一天，上级突然来队进行考
核，目的就是要通过不打招呼的方
式，检验部队日常训练的真实水平。

结果可想而知，老班长一直担心
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陆达因为没
有恶补训练的时间，武装五公里跑到
一半就岔了气，成了全连最后一个到
达终点的人，直接将总成绩拖后了足
足 2分钟，创造了连队有史以来的最
差成绩。
“那后来呢？”王勋迫不及待地问

道。
“后来，老班长因为自责，年底没

有参加选改士官，脱下了军装！”屈波
深叹一口气。
“不至于吧！不就是一次考核

吗？”王勋一脸惊讶。
“是啊，起初陆班长也想不通，直

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新兵下连时，其他
班长看他平时作风稀稀拉拉，都不愿要
他，只有老班长，三番五次表示自己能
带好这个兵，甚至现场立下军令状——
如果真拖了连队后腿，自己走人！”屈
波话锋一转，“从那以后，陆班长就再
也没有唱过歌。他悄悄地把乐器都藏了
起来，同时也藏起了笑脸，一心一意地
扑在训练上。这不，几年过去了，陆班
长不仅自己军事素质过硬，所带的班也
成为连队的标杆。”

听到这里，王勋好像被电了一下，
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他这才明
白，班长之所以成天板着脸，不是因为别
人欠了他，而是因为他欠了别人；他这才
明白，班长为何在第一次班务会上就莫名
其妙地说出那样一句话：作为学生，学习
是主业，学习好就硬气。但作为军人，训
练才是主业，训练好才硬气……

时间过得很快，又是一个周末。
这天，王勋起得特别早。经过这段时
间的暗自努力，他觉得信心十足，今
天他要向陆班长挑战！

王勋全副武装地走到陆达面前，
硬气地说道：“还是老样子吧，如果这
次武装五公里我赢了，你说过的，叫
我班长，怎么样？”

那一刻，众人瞠目结舌，包括成
天板着脸的陆达。

硬 气
■戴永洋

熄灯号已经响过一段时间了，陆卫
国仍在奋笔疾书。这两天他准备给部队
上堂党课，讲讲他这个党龄二十多年的
老党员的心里话。

夜已深沉，陆卫国才停下手中的
笔。他转动着有些僵硬的脖子，抬头看
向窗外。茫茫夜色中，飞机的轰鸣声由
远及近，贴着楼顶上方飞过去。

不知不觉，陆卫国来到这个支队
已经快三年了。刚来那会儿，他整整
一个星期没睡好觉。部队驻地就在机
场跑道边上，飞机飞行噪音特别大，
顺利入睡对于每一个“新人”都是要
过的关。几年下来，他早已适应，现
在要是听不见飞机的声音反倒有些不
习惯。

窗户玻璃映照出自己略显沧桑的
脸庞。这些年，他先后在几个单位任
职，已经在正团职的岗位上干了 6年，
接近本职级的最高服役年龄。走还是
留，就看今年了。他抬手摸了摸有些
稀疏的前额，心里感叹，当真是时光
催人老啊。

一声叹息后，陆卫国转而又想起今
天上级刚下发的一起安全事故的通报。
他蹙紧眉头，瞬间睡意全无，他当即决
定去几个哨位上转转。

陆卫国先去了五号通道口，远远看
过去，哨兵形象良好，即便是到了凌
晨，站姿也依然笔挺。他照例检查了执
勤设施，询问了基本执勤理论，哨兵对
答如流。陆卫国心情稍感放松，继续前
往下一个岗哨。

五号通道口进去就是场内了，沿
着跑道一路平稳行驶，车最终停在支
队执勤小点门口。这里远离停机坪，
远离中队部，虽说一直平稳无事，但
前段时期他听说小点排长有些思想波
动，时常抱怨平台小，实现不了自己
的理想抱负。

想到这儿，陆卫国又开始担忧起
来。不远处，似乎有人正往自己的
方向移动，他向前走了几步，那个
人的身影逐渐清晰起来，是小点排
长在查勤。
“政委，一切正常。”排长率先

汇报。
陆卫国点点头没有作声，两个人乘

着月色将三个班看了一遍。宿舍里此起
彼伏的鼾声、有些烫手的暖气，让陆卫
国感到踏实。
“有情况及时汇报。”
“政委，这里不会有情况的。”

陆卫国听出了他话里有一丝轻视和
松弛。“年轻人，珍惜岗位，基层是最
锻炼人的地方，保持现状简单，更进一
步要难得多，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还得
建设出小点的特色。”

排长低头不语，若有所思。

“一定要有在任何岗位上都能建功
立业的信心。好好干吧，止步不前还是
更上一层楼，全看你用不用心。”
“政委，请您放心，给我三个月时

间，一定让您看到这里的新变化。”排
长信誓旦旦地保证。

离开小点，陆卫国想起了当年自
己刚当排长的情形，也是一样的意气
风发，一样的迫不及待，但他知道心
急吃不了热豆腐，凡事都有个积累的
过程。后来，他当了指导员，那时候
条件哪比得上现在，哨位上没有监控
设备，哨兵执勤站岗的状态很大程度
上要靠自觉。

他记得有个岗哨设在了目标单位
的 14 层，不管上勤还是查勤，都要
乘坐电梯。每次夜里查哨，电梯门一
开，他就看见哨兵笔直地站着。再仔
细一看，哨兵的脸上总留着几道隐隐
约约的压痕。陆卫国一开始琢磨不透
其中的原由，几次下来他就明白了，
电梯一上一下都有启动声音，哨兵听
见动静就知道是干部上来查勤了，便
立 马 调 整 状 态 ， 对 此 大 家 都 心 照
不宣。

陆卫国明知道哨兵晚上偷偷打瞌
睡，却找不到证据。再往后，夜里查
勤，他索性放弃电梯，坚持从楼梯爬上
去，睡觉的哨兵被抓了个正着。就这样
不间断地纠治了一个月，再没有哨兵敢
在后半夜打瞌睡，这个多年的“老大
难”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陆卫国还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车
已经到了跑道边的围界哨前。夜里风尤
其大，加上环境空旷，呼啸而来的冷风
像是要把人卷走。他禁不住打了个冷
战，快步走上岗亭。

小小的岗亭里，哨兵纹丝不动站
着，目光如炬。看到他，陆卫国突然想
到自己的儿子，那个倔强固执的男孩，
转眼已经跟自己一般高了，可父子之间
面对面谈心的机会着实不多。儿子是好
儿子，父亲却谈不上是个好父亲。说实
话，这些年自己对儿子的成长关注得确
实太少了。想到这儿，他深深叹了口
气，对这个家的亏欠只能是离开部队以
后再慢慢弥补了。
“小伙子，冷不冷？”
“报告政委，不冷！哨位上有空

调，而且我穿了三层衣服。”
“第几年兵了？”
“第五年！”
“想走想留啊？”
“让我走我就走，让我留我就留！”
“你自己的想法呢？”
“我的想法就是干好自己的工作，

不给组织添麻烦！”
陆卫国没有再问下去，他拍拍士

兵的肩膀，记下了这个哨兵坚毅的面
孔。回去的路上，陆卫国还在反复咀
嚼着哨兵的话，组织让走就走，让留
就留，坚决执行毫不犹豫。这并非是
当着自己这个政委的面，说的空话、
大话，这是一个有着五年兵龄的下士
应该具有的觉悟。那么自己呢？无论
组织上给他什么样的任务和安排，他
也绝无二话。多年的军旅生活历练，
陆卫国的内心深沉而坚定，这一丝思
想的涟漪反而让他觉得欣慰、放松。
“想不到今晚查哨还有意料之外的收
获，看来今晚能睡个踏实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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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一直在下，纷纷扬扬，鹅毛般的雪
花飘落在大街小巷。前不久，一场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打乱了城
市的节奏，街巷间很少看见行人。

雪一直在下，整个小区异常安静，安
静得似乎能听见雪花落地的声音。四个
绿色垃圾桶并排靠在小区一角，居民每
次倒垃圾，哪怕只有几步路也都戴着口
罩行色匆匆。这几天，小区广播不断播
放疫情通报，宣传防控知识。

一个多少有点驼背的身影出现在
垃圾桶旁，是居住在小区二单元的王
大爷。居民们对他再熟悉不过了。

他早年在部队当过兵，儿子现在在边
防部队服役。“老兵”和“军属老大爷”
这双重身份还是让王大爷颇为骄傲
和欣慰的。

王大爷退休后，一直住在这个小区
里。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平日里除了协
助物业人员打扫卫生、清理垃圾，还收
些废旧电器与报纸。有时候废品量大，

他就喊老伴来帮忙。一开始，儿子竭力
反对他做这些事情，在电话里说，“你退
休就该好好休息，本来身体就不太好。
再说了，你这么做，别人会怎么说我？
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我对你不孝顺
呢。”王大爷眼一瞪，说，“别人怎么说，
我管不了，我只想趁还能干得动时干点
事。再说了，这不仅节能环保，还能锻

炼身体，有什么不好？”儿子拗不过父
亲，便不再阻拦了，只是担心父亲年纪
大了，搬东西不方便，就专门给他买了
一辆电动三轮车。

这天一大早，小区广播发布了自愿
向疫区捐款捐物的通知。东侧广场上，
居民们都戴着口罩，裹得严严实实，但眼
神是温暖的。工作人员快速地登记着、

清点着居民捐助的钱物。
这时，王大爷骑着三轮车来了，还

载着老伴，老两口脸上挂着雪花与水
珠。他停好车，把老伴扶下车，跟大家
点头打招呼，随后从有些泛白的军用挎
包里，掏出一个纸包。他缓缓走上前，
小心翼翼打开，里面是一大把票面不等
的纸币。大家都很惊讶：“王大爷，这些

全部捐？”王大爷搓着手，点点头，眼角
的皱纹里都是笑：“钱都是卖废品赚来
的，回头儿大伙家里有废品啥的，只管
喊俺……”

雪一直在下。王大爷和居民们坚
信，大雪过后，就是春暖花开。

大雪过后，就是春暖花开
■唐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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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零碎，是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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